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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三
十年來，中國的
經濟發展幅度驚
人，沒有受到幾
次世界金融危機
影響，國民收入
保持每年平均百分之八到九的增長
率，表現令人矚目。

回頭望改革開放三十年，我們
能否就中國的發展經驗來一次總結
，以便制定戰略面對未來，中外學
者意見紛紜。

中國學者張維為著的《中國震
撼——一個 「文明型國家」的崛起
》，應是這場有關 「中國模式」辯
論的重要一頁。作者指出中國三十
年發展速度之快、幅度之闊、影響
之大，都是歷史上前所未有，不能
隨便套用西方一些現成概念簡單解
釋。作者在書中提出，中國的發展
，應從大社會大歷史的視野去了解，是一個古老
文明轉化成現代國家後重新出發，所以獨特而自
成規律。

該書作者外訪經驗豐富，足跡踏遍過百國家
，可以隨手援引東歐、印度和其他東亞地區的發
展經驗作比較，並非閉門造車式地為 「中國模式
」造勢，很值得一讀。我看他強調的中國模式主
要是就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經驗作總結，雖具
歸納意義，但未見具解釋力的理論支持。

如果我在香港，書展期間必定
會去幾趟。

今年此時我不在港，卻記掛着
書展情況。因為我有兩本新書在書
展推出，想知道它們所獲 「待遇」
。因為 「待遇」好不好，很影響銷
路。幸而我有讀者 「報料」，書展

第一天，第一個讀者現場來電話： 「現在我跟媽媽正在
書展場裡，你的兩本書都擺放得很好，我已經買了一本
……」人聲嘈雜，我們就不再談了。

不久，另一位讀者來電郵： 「你兩本新書的攤位都
去過了。一家有新書封面的大型海報，書也放在當眼的
地方。另一家把你所有的書集中放在一起，還標明哪本
是新書，哪本得過什麼獎……」

最後兒子的電郵也來了，傳來十多張照片，把讀者
所說的情況都拍攝了出來。

雖然我覺得要做還可以做好點，但出版社不止你一
本新書，我已不該苛求了。於是寫了電郵給出版社為這
兩本書盡力的朋友，向他們致謝。表示對書展的情況滿
意。

人不在港，有此 「待遇」已屬難得，有些作者到攤
位去找自己的書，也要好一會兒才找到呢！半年辛勞告
一段落，又要構思下半年的寫作計劃了。

那一晚，在朋友的安排下，有
緣與本年度獅子會國際總會長譚榮
根博士一敘，聆聽這一位有史以來
第一位華人成為國際獅子總會長是
怎樣坐上這個位置，又將怎樣領導
全球二百零六個國家及地區的會員

去服務全球社群。不可不知，這是一個擁有一百三十八萬
會員的獅子會，絕非一頭睡獅。由一九一七年成立至今的
獅子會，走過的日子已有九十四年，從昔日的一滴水演成
今日的全球性服務組織，滋潤、溫暖全球，真可謂舉世無
雙。

中國人在世界事務上的參與和表現，是一步一步的與
時俱進，華夏再不是為人漠視的民族了。是以譚會長細說
他怎樣得到世界各地會員的支持而取得最多的投票而最終
得孚眾望成為總會長，聽得我們心花怒放，這不單是他最
大的榮耀，更是一項偉大的使命，這使命落在一個現代中
國人身上，極具激勵與挑戰。

讀譚博士的簡歷，特別是讀到他的出任過的公職，每
一項都殊不簡單，一言以蔽之，譽他為 「公職之王」，庶
幾近矣。問及譚博士今年的願景，他特別提到三個特殊的
目標，一是強化會員，更進一步對他們關懷照顧；一是擴
大服務，推動種一百萬棵樹；一是讓更多的年輕一輩青少
獅參與工作。說到一百萬棵樹，眾友感稱壯舉，如此盛事
，或許只有獅子會方有此一吼聲和魄力也。

􀥅􀥅􀥅􀥅􀥅􀥅􀥅􀥅􀥅􀥅􀥅􀥅􀥅􀥅􀥅􀥅􀥅􀥅􀥅􀥅􀥅􀥅􀥅􀥅􀥅􀥅􀥅􀥅􀥅􀥅􀥅􀥅􀥅􀥅􀥅􀥅􀥅􀥅􀥅􀥅􀥅􀥅􀥅􀥅􀥅􀥅􀥅􀥅􀥅􀥅􀥅􀥅􀥅􀥅􀥅􀥅􀥅􀥅􀥅􀥅􀥅􀥅􀥅􀥅􀥅􀥅􀥅􀥅􀥅􀥅􀥅􀥅􀥅􀥅􀥅􀥅􀥅􀥅􀥅􀥅􀥅􀥅􀥅􀥅􀥅􀥅􀥅􀥅􀥅􀥅􀥅􀥅􀥅􀥅􀥅

􀥅􀥅􀥅􀥅􀥅􀥅􀥅􀥅􀥅􀥅􀥅􀥅􀥅􀥅􀥅􀥅􀥅􀥅􀥅􀥅􀥅􀥅􀥅􀥅􀥅􀥅􀥅􀥅􀥅􀥅􀥅􀥅􀥅􀥅􀥅􀥅􀥅􀥅􀥅􀥅􀥅􀥅􀥅􀥅􀥅􀥅􀥅􀥅􀥅􀥅􀥅􀥅􀥅􀥅􀥅􀥅􀥅􀥅􀥅􀥅􀥅􀥅􀥅􀥅􀥅􀥅􀥅􀥅􀥅􀥅􀥅􀥅􀥅􀥅􀥅􀥅􀥅􀥅􀥅􀥅􀥅􀥅􀥅􀥅􀥅􀥅􀥅􀥅􀥅􀥅

在
英
國
《
世
界
新
聞
》
竊
聽

事
件
聽
證
會
上
，
一
男
子
把
用
盤

子
盛
着
的
泡
沬
狀
物
撒
向
梅
鐸
，

於
是
在
全
世
界
的
電
視
鏡
頭
下
，

人
們
看
到
梅
鐸
身
後
着
粉
紅
上
衣

的
女
子
迅
速
起
身
撲
前
，
以
有
力

動
作
拍
打
男
子
。
對
，
所
有
電
視

台
幾
乎
都
用
了
同
一
個
詞
：
拍
打

。
就
像
拍
打
排
球
一
般
。

那
女
子
是
梅
鐸
現
任
太
太
鄧

文
迪
。沒

有
多
少
人
喜
歡
鄧
文
迪
。

人
們
不
是
仇
富
，
而
是
不
屑
其
不

斷
利
用
年
輕
和
婚
姻
步
步
攀
升
。

鄧
的
每
一
步
都
在
利
用
比
男
子
年

輕
的
優
勢
，
先
是
令
擔
保
她
赴
美

的
美
國
夫
婦
離
婚
，
讓
男
子
娶
她

供
她
讀
完
書
後
離
異
；
再
在
當
初

級
員
工
時
設
法
引
起
老
闆
梅
鐸
的

注
意
，
一
次
陪
同
出
差
，
就
令
老

梅
與
有
三
十
一
年
婚
史
的
太
太
離

婚
，
十
七
天
後
和
她
結
婚
。
老
梅
大
概
已
難
自

然
生
育
，
她
便
用
試
管
培
育
出
梅
鐸
兩
個
女
兒

，
老
梅
不
惜
與
其
他
子
女
反
目
，
改
變
婚
前
鄧

無
權
繼
承
財
產
的
協
議
，
讓
鄧
兩
個
女
兒
享
有

財
產
繼
承
權
。
然
後
老
梅
高
調
讓
她
主
管
中
國

業
務
。鄧

文
迪
的
每
一
步
，
都
是
該
出
手
時
就
出

手
，
快
而
準
，
準
而
狠
。

不
帶
貶
損
地
說
，
鄧
文
迪
即
使
是
華
服
披

身
，
珠
光
寶
氣
，
也
從
不
優
雅
，
難
掩
悍
然
之

氣
。
在
拍
打
犯
事
男
子
那
一
刻
更
聚
焦
表
現
出

真
正
的
鄧
文
迪
性
格
。
但
你
不
能
不
佩
服
她
在

瞬
間
表
現
出
來
的
機
敏
，
出
手
如
此
之
快
，
動

作
如
此
之
猛
，
一
如
她
在
人
生
的
各
個
關
鍵
時

刻
。

那
個
拍
打
，
令
世

界
媒
體
有
﹁娶
妻
當
娶

鄧
文
迪
﹂
的
評
論
。
其

中
意
味
，
看
官
自
下
結

論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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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
莉
剛
從
上
海
來
這
裡
，
八

歲
的
小
人
家
能
說
善
道
。
她
說
會

背
許
多
詩
，
經
我
要
求
，
她
背
誦

了
一
首
：
春
眠
不
覺
曉
，
處
處
蚊

子
咬
。
夜
來
大
狗
熊
，
看
你
哪
裡

跑
。
她
看
我
大
笑
，
就
問
我
是
不

是
好
詩
。
我
說
這
麼
好
玩
，
當
然

是
好
詩
。
她
立
即
把
我
當
了
自
己

人
，
告
訴
我
：
﹁我
喜
歡
好
玩
。

好
玩
的
詩
我
一
下
就
背
得
了
。
﹂

沈
三
白
在
《
兒
時
記
趣
》
中
，
寫

他
小
時
候
對
着
帳
子
裡
的
蚊
子
噴

煙
，
作
青
雲
白
鶴
觀
。
他
神
遊
其

中
悠
然
自
得
。

寫
童
詩
的
都
是
保
持
了
這
般

童
心
童
趣
的
詩
人
。
他
們
與
孩
子

親
近
，
能
進
入
孩
子
的
內
心
世
界

，
而
又
具
有
把
這
類
感
受
表
達
出

來
的
才
能
。
童
詩
不
僅
注
重
畫
面

美
，
引
動
孩
子
的
聯
想
，
而
且
也

注
重
音
韻
，
讓
孩
子
好
朗
朗
上
口

，
並
且
在
趣
味
盎
然
中
，
還
能
增
進
孩
子
的
知

識
。

南
京
的
龔
孺
萍
就
是
這
樣
一
位
善
寫
童
詩

的
女
詩
人
。
近
日
她
寫
了
一
組
關
於
昆
蟲
的
童

詩
。
在
《
白
蟻
》
中
，
她
借
用
白
蟻
對
老
木
匠

說
的
話
，
告
訴
孩
子
白
蟻
﹁不
吃
魚
不
吃
肉
，

只
想
吃
你
的
大
木
桌
﹂
，
還
說
﹁吃
櫃
子
，
吃

地
板
也
不
錯
﹂
。
但
是
寫
《
枯
葉
蝶
》
，
她
的

筆
觸
變
了
，
充
滿
憐
惜
與
同
情
：
一
片
葉
子
飛

了
起
來
，
／
這
沒
什
麼
大
驚
小
怪
。
／
只
要
有
風

，
／
甚
麼
都
能
飛
，
／
哪
怕

是
房
子
一
排
排
。
／
可
是

如
果
一
隻
蝴
蝶
，
／
被
當

作
爛
樹
葉
掃
走
，
／
有
誰

知
道
，
／
它
小
小
的
心
，
／

有
多
悲
哀
。

楊
絳
先
生
已
經
一
百
歲
了
！
據
說
這
位
百

歲
女
作
家
生
日
的
願
望
是
：
過
好
每
一
天
！

一
直
很
喜
歡
楊
絳
先
生
的
文
字
。
平
淡
雋

永
富
有
深
意
。
表
面
風
平
浪
靜
，
要
細
心
閱
讀

才
懂
得
字
裡
行
間
包
含
的
深
刻
和
執
著
。
才
華

和
勤
奮
都
是
一
等
一
的
，
卻
又
那
樣
低
調
，
一

切
以
丈
夫
錢
鍾
書
為
先
為
主
，
在
我
眼
中
，
楊

絳
是
民
國
精
英
一
代
的
典
範
。
九
十
多
歲
時
，

她
還
寫
下
像
《
我
們
仨
》
這
樣
動
人
的
作
品
。

最
新
的
消
息
是
，
一
百
歲
的
楊
絳

將
會
推
出
新
的
小
說
，
續
寫
名
篇

《
洗
澡
》
，
此
外
還
有
讀
《
紅
樓

夢
》
的
隨
筆
。

楊
絳
先
生
是
住
在
北
京
的
奇

人
，
台
北
也
有
一
著
名
女
學
者
兼

作
家
，
她
是
齊
邦
媛
教
授
，
《
巨

流
河
》
的
作
者
。
這
部
《
巨
流
河

》
同
樣
也
是
佳
作
。
她
們
都
是
健

康
長
壽
、
精
力
旺
盛
的
老
太
太
。

共
同
的
特
點
是
頭
腦
特
別
清
晰
，

創
作
生
命
旺
盛
，
筆
下
一
點
不
顯

老
，
還
像
年
輕
人
一
樣
有
着
激
情

，
而
且
比
年
輕
人
經
歷
更
多
更
豐

富
。
一
位
一
百
歲
，
一
位
八
十
多

，
屈
指
數
來
，
真
是
不
可
思
議
。

這
些
人
，
好
像
連
上
天
都
忘

記
她
們
的
年
歲
，
都
不
讓
她
們
衰

老
，
不
願
她
們
垂
垂
老
去
。
不
是

嗎
？
有
的
人
四
五
十
就
心
態
衰
老
，
心
靈
蒼
老

，
而
她
們
八
九
十
了
，
一
百
歲
了
，
還
顯
得
年

輕
。
我
在
想
，
這
裡
一
定

有
秘
訣
。

生
活
有
規
律
是
其
一

；
熱
愛
思
考
喜
歡
閱
讀
是

其
二
；
過
好
每
一
天
是
其

三
；
還
有
…
…

醫館裡，求診的人川流不息
，老派中醫館的特色，病人毫無
私隱可言，滿有信心的醫師對病
人說話，在旁等待的病友，全聽
得一清二楚。

這天，一位膽管閉塞的病人
求診，病人似乎問了一句 「可否不戒口」，醫師越
說越大聲： 「你知不知膽管閉塞是很嚴重的病？」
「你說你不痛，這真的很少有！我很奇怪你不痛。

」 「膽管閉塞，會死的！」這個嚇人的 「死」字，
一般很少出自醫生口中，但這位中醫師毫無顧忌，
直截了當： 「很多病人不戒口，叫他戒口，只戒些
小，病情惡化，死了。」病人呆望着醫生，不敢作
聲，醫師繼續把 「死」字掛在口邊，越說越直接：
「你知不知這醫館死過多少人？病不一定醫好，會

死人的。」不只病人聽得呆了， 「旁聽」的人也呆
了。這中醫館，醫癌病、醫肝病，很多身罹奇難雜症的人都找
他。最後，醫師聲量，增強到有點咆哮的地步： 「這醫館死過
很多人啊！沒有包醫百病這回事，誰人說一定醫得好，就是騙
你，你這病，會死的！」

醫師最後沒有開藥方，病人就離去。在旁的 「熟客」說，
這是醫師不願診治時 「推客」的方式。一來膽管閉塞卻不痛，
情況不妙；二來病者不願戒口，對醫師無信心，也不會有好結
果。雖然，人終究有一死，但以這樣直接及嚇人的手法警世的
醫師，真的少見；有生意不做，卻又客似雲來，也是醫館另一
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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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位
世
叔
伯
九
十
一
歲
，
做
過
幾
次
大
手
術
又
活

過
來
了
。

老
就
是
寶
，
這
樣
的
寶
，
在
家
族
中
已
經
不
多
了

，
難
得
的
是
他
依
然
腦
子
清
明
，
說
話
清
晰
，
步
履
穩

健
。
我
特
別
飛
到
加
拿
大
去
看
他
。
老
人
家
大
多
活
在

過
去
的
回
憶
裡
，
對
未
來
展
望
幾
乎
沒
有
任
何
興
趣
，

只
要
能
吃
喝
拉
撒
睡
就
是
快
樂
一
天
。
談
到
一
九
四
九

從
中
國
大
陸
撤
退
到
台
灣
，
他
的
記
憶
就
鮮
活
起
來
，

雖
然
是
敗
軍
，
但
那
一
刻
，
他
是
主
角
，
談
起
話
來
特

別
來
勁
。
可
惜
對
歷
史
有
興
趣
的
人
不
多
，
而
且
聽
一

次
就
夠
了
。
所
以
他
很
難
找
到
聽
眾
。
我
們
只
關
心
他

今
天
怎
樣
活
着
。
當
家
人
都
上
班
了
，
他
一
個
人
在
家

就
閒
着
無
聊
，
尤
其
生
活
在
異
鄉
，
一
個

朋
友
都
沒
有
，
日
子
就
難
過
了
。
他
天
天

嚷
着
要
回
鄉
下
去
，
從
不
把
加
拿
大
當
家
。

女
兒
為
了
使
老
父
親
安
享
晚
年
，
不

惜
工
本
把
家
偌
大
後
院
闢
成
一
個
大
花
園

，
栽
植
花
卉
果
樹
之
外
，
還
搞
了
小
橋
流

水
，
淙
淙
之
聲
不
絕
。
這
一
下
子
老
先
生

可
樂
了
。

花
園
成
了
他
的
領
土
，
每
天
一
早
就

拿
着
花
剪
小
鋤
，
或
修
剪
或
扶
正
，
把
每

株
植
物
打
理
體
面
，
當
成
他
的
兒
子
。
女

兒
甚
至
把
花
園
以
老
爸
名
字
命
名
：
﹁潤

之
園
﹂
。
溫
哥
華
每
天
都
會
灑
一
陣
雨
，

滿
園
滋
潤
翠
綠
，
殷
殷
盛
放
。

我
留
意
到
有
兩
間
酒
瓶
般
大
的
模
型

小
屋
，
外
面
小
小
容
器
盛
着
蜜
糖
，
那
是

專
門
吸
引
蜂
鳥
來
探
蜜
的
地
方
。

一
種
像
蜜
蜂
大
小
，
世
界
上
體
積
最
小
的
鳥
，
這

鳥
飛
行
速
度
特
快
，
很
難
找
得
着
，
要
欣
賞
牠
那
彩
虹

鮮
艷
外
表
，
只
有
吸
引
牠
來
，
聽
牠
那
急
速
拍
打
翅
膀

的
嗡
嗡
聲
，
並
且
能
如
直
升
機
懸
停
在
空
中
，
甚
至

向
左
和
向
右
飛
。

園
裡
水
聲
鳥
聲
蟲
聲
不
絕
，
老
人
家
耳
朵
卻
聾
了

，
什
麼
都
聽
不
見
。
但
他
最
近
很

少
說
要
回
鄉
下
了
，
打
理
園
子
是

他
重
要
任
務
，
忙
得
走
不
開
。
一

生
窮
苦
坎
坷
，
想
不
到
九
十
歲
後

有
這
種
日
子
。
看
到
他
安
穩
怡
然

，
就
放
心
了
。

阿 濃
書書展遙觀

葉特生
九九十後的人生

王 渝
龔龔孺萍的昆蟲詩

舒 非
過過好每一天

黃子程
種種一百萬棵樹

姍 而
鄧鄧文迪的拍打

關

平

再再
說
中
國
模
式

【本報訊】記者李夢報道：陳麗珠和
紀文舜攜《舞至愛之終結》去德國演出前
，很有些緊張。這齣形體舞台劇改編自諾
貝爾文學獎得主赫爾曼．黑塞的作品《流
浪者之歌》，而黑塞正是德國人，是上世
紀六、七十年代德國文學青年的偶像。
「你們改編我們的名著，你們懂嗎？」對

這個問題，二人心裡都沒底。
「沒想到觀眾很喜歡，演出結束後不

肯走，留下來和我們聊天。」陳麗珠對六
年前在柏林演出的那個晚上，印象依舊深
刻。她記得台下坐着的多是白頭髮的公公
婆婆，也記得演至末尾時，劇場中瀰漫着
沉默的憂傷。

在柏林演出獲成功
故事講述古印度貴族青年悉達多的一

生，主人公在在歷經人生之繁華與蒼涼後
頓悟；站在時間之河邊，他回顧一生，意
識到生命的不可摧毀，並將自我融入無盡
的恆久中。黑塞說該書是出身基督教文化
卻努力嘗試理解佛教和禪宗等其他宗教的
人的自白。他在給一名波斯讀者的回信中
這樣寫道： 「我想弄清楚所有宗教及表現
在人類身上一切虔誠中的那些相通之處，
那些超越一切民族差異的，那些每一個
民族和每一個個體都能信仰和尊重的東
西。」

黑塞對佛教教義和東方精神的鍾情，
與加拿大詩人及歌手連納．高雲相似。陳

麗珠說，她們編排這齣劇目，最初的素材
不是黑塞的小說，而是高雲的歌與詩。

高雲的命運頗富戲劇性，與《流浪者
之歌》中命途多舛的悉達多類似。高雲年
少成名，二十幾歲時已在咖啡館裡為他的
女粉絲朗讀作品。上世紀七十年代時，他
去了紐約，在那個藝術家多不勝數的城市
依然事業得意。儘管事業順風順水，他那
時的心情卻很糟糕， 「找不到出路，越來
越迷失」。最後，高雲選擇逃離，在一個
孤島上跟日本禪師修行，四點鐘起身掃地
，給師傅煮早餐。

對於高雲最後選擇的道路，陳麗珠並
不意外，因為她從高雲此前的作品中已讀
出靈性和超然。她和紀文舜借用悉達多流
浪並不停找尋歸途的故事，再配上高雲的
歌，將這兩個生命經歷近似的人物黏連在
一起。

柏林之後， 「進劇場」又相繼往北京
、新加坡和澳門等地演出該劇。陳麗珠說
，跟不同地方觀眾聊天的感覺很不同，
「這對我們來說，是很好的養分」。在她

看來，香港的劇場觀眾普遍年輕， 「看完
戲就往地鐵站走」。北京觀眾熱情並樂意
表達， 「提前一小時入場，演出後留下來
跟我們討論」。歐洲觀眾則年齡跨幅較大
，有學生，也有白髮蒼蒼的老者。一路吸
收養分走過來，《舞至愛之終結》七月底
會在香港四度公演，並將於九月中旬去哥
倫比亞交流演出。

哥倫比亞的馬尼薩萊斯有全南美最古
老的藝術節。收到藝術節組委會邀請時，
陳麗珠挺驚訝： 「不知他們從哪裡聽說我
們的節目。」雖說她和紀文舜的 「進劇場
」一九九二年成立於蘇格蘭，之後三、四
年也在歐洲巡演，但自從紀文舜這個愛踢
球的蘇格蘭大男孩隨陳麗珠來到香港並愛
上長洲後，兩人近年不再過 「一半歐洲
一半香港」的日子，而是專注在本港發
展了。

參演哥倫比亞藝術節
二人當年同在英國學戲劇，成立劇團

的初衷是不願局限於莎士比亞劇作， 「想
找一種新鮮的舞蹈語言表達想法」。於是
， 「進劇場」的作品如處女作《魚戰役溫
柔》和近作《日出》等，均混合劇情、對
白、舞蹈和音樂。 「這樣的好處是在不同
國家演出時，不會碰到語言上的障礙」。

說起語言，陳麗珠自認不是個善於表
達的人。她也覺得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不應
局限在文字上， 「如果語言足夠的話，看
書已經很享受了，為什麼還要跳舞？」

陳麗珠小時候性格內向，可每次跳舞
時總覺得開心， 「有些情緒講不出來，卻
可以在舞蹈中釋放」。這個內向的小女生
不愛說話，卻常思考。她讀基督教學校時
，常望着對面的佛教學校想：到底是誰，
創造了世上一切？這邊相信天父，那邊覺

得佛祖是最高神靈。誰說得對？
長大後的陳麗珠既未成為基督徒，也

不信仰佛教，但她相信冥冥中有一種力量
，左右萬物生長。陳麗珠笑言不會像高雲
那樣潛心修行，因俗世中有太多牽絆。對
她來說，劇場才是 「修行的媒介」，因為
可以接觸經典，找到志同道合者，並觸碰
人性中的共通。 「劇場的核心，就是坦蕩
蕩講出你是誰，你覺得什麼是美」。

陳麗珠未停止追尋
陳麗珠自舞蹈學院畢業那年，正逢演

藝戲劇學院創辦， 「跳舞跳得辛苦，想看
看戲劇是學什麼的」。原本只是好奇，
沒想到竟在劇本裡見到舞蹈中見不到的
風景。

父母本不贊同她學戲跳舞，希望她
「讀大學，出來做公務員，然後結婚生子

」。陳麗珠不鍾意這種安逸，常為跳舞的
事跟父母吵架。如今二十多年過去了，陳
麗珠說父母的埋怨少了，自己的不滿足卻
多起來：做演員時不滿足一直等角色，就
做導演；做導演時不滿足單純的劇場表達
，就添上舞蹈和音樂。 「其實我一直在尋
找合適的方式去表達，一直在路上走」。

「進劇場」作品《舞至愛之終結》將
於七月二十八日至三十一日在葵青劇院黑
盒劇場演出。查詢節目可電二九○四二○
三○。

【本報訊】為配合本年度 「中國戲曲
節─香港粵劇巨星梁醒波的表演藝術研
討會」，鴻嘉寶粵劇團將演出已故名伶梁
醒波的兩個劇目。

鴻嘉寶劇團於八月十九日（星期五）
晚上七時三十分在元朗劇院演藝廳演出
《白龍關》，九月一日（星期四）晚上七
時三十分在高山劇場劇院演出《活命金牌
》。參與演出的演員包括：龍貫天、鄧美
玲、陳鴻進、呂洪廣、鄭詠梅和新劍郎。
《白龍關》為響應元朗藝術節節目之一。
該節目設演出前藝人談，暢談梁醒波的藝
術人生，八月十九日（星期五）下午三時
三十分在元朗劇院貴賓室舉行，講者為龍
貫天、鄧美玲及陳鴻進。

兩場演出門票於城市電腦售票處、網
上及電話訂票熱線發售。節目查詢可電二
二六八七三二五，或瀏覽網頁 www.lcsd.
gov.hk/cp。

小說《流浪者之歌》搬上舞台

進劇場再演進劇場再演進劇場再演舞至愛之終結舞至愛之終結舞至愛之終結

鴻
嘉
寶
劇
團
演
梁
醒
波
劇
目▲龍貫天（中）等名伶將參演梁醒

波劇目

▶
﹁進
劇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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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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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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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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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九
月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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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
倫
比
亞
交
流
演
出
，
圖
為
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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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
《
舞
至
愛
之
終
結
》
取
材
黑
塞
小
說
《
流
浪
者
之
歌
》
，
並
糅
合
戲
劇

、
舞
蹈
和
音
樂
元
素

▶
﹁進
劇
場
﹂
創
辦
人
陳
麗
珠
表
示
其
拍
檔
紀
文
舜

（
右
）
是
有
活
力
且
富
創
意
的
劇
場
工
作
者


